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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8 日，黑龙江肇东市“问
题少女”陈欣然将母亲绑在家中，
直至一周以后其母死去，她成为
警方悬赏的在逃嫌犯。次日，她向
警方投案自首。悲剧背后是另一
个“失格”的世界：陈欣然父母曾
将其送入山东科技防卫学院治疗
叛逆，但这所学生眼中的“魔鬼学
校”却让她痛苦不堪。

暴力抓进学校

2 月 26 日，陈欣然在仅工作
一天的夜店里，被父亲和一群亲
戚指认，两个陌生的健壮男子上
前摁住了她。反抗成为徒劳。在
她离校后写的日志中记录了当
时的情况，她被塞进一辆“鲁A”
牌照的黑车，那两个男人夹着她
的腿和手，把她摁在了车底。

一个年轻女性搜了她的身，
把她身上的烟、手机、钱都拿走
了。陈欣然一个转身，咬住了那个
女人的脸，旁边一个高个男人快
速拽住了她的头发，用力往下拽。

“啊！”那个女的叫了起来。
她的脸被咬掉了一块肉，血流不
止。高个男人拽着陈欣然的头
发，快速地把她塞进了车座和他
膝盖之间的缝隙，用他的膝盖用
力顶她的肩膀。另一个男人则迅
速启动了车辆，那个女人抱住了
陈欣然的腿。

日志显示，中途，她两次想
在路上逃跑，都失败了。而遭遇
圈套般“诱捕”的，不止陈欣然一
人，并且抓人时一般均有家长在
场。今年17岁的罗生已离开这所
学校半年多，“2014年9月那天早
上，我死了都能记得。”母亲面无
表情，一言不发地看着他被两个
男人以“警察”的名义戴上手铐，

“他们没有出示证件，就说我打
架斗殴，要带我去派出所录口
供。”到家楼下，等着他的不是警
车，而是辆黑色的五座小轿车，

“上车搜身完就开车了，上路后
也没有走高速去市里，而是走了
偏僻的山路。”

他有些纳闷起来：“我犯了
什么事？”

“你犯的事儿大了。”
罗生企图打开车门跳车，试

了几次，发现车门被上了安全
锁，他无法打开。两小时后，车到
了一个像少管所的地方，他打量
了眼前的大楼，天灰沉沉的。他
被带着去了厕所，尽管背着身，
但他能感觉到后面一直有人逼
视着他，“那滋味又羞又耻，感觉
没有了自由。”

他很快被带去公寓楼的五
楼大队部，接踵而至的是一场谈
话和一顿暴打，教官告诉他：“家
里要送你来的，你在这好好待
着。”罗生随即怒吼了一声：“不
可能！”一眨眼，五六个教官上来
将他摁倒，一顿猛踹，罗生开始
还反抗，但他架不住人多势众，
没了力气。

此时，教官们的队长出现了，
拿来了电棍。“拿出来我就怂了，
被电一下不好受，然后就一个教
官抓着我头发拉到一个班级里，
他直接把我那撮头发薅下来了。
一进班级是跪着的，左勾拳右勾
拳一拳一拳打。打完了你要爬起
来，他就绊你脚把你撂地上。”

据罗生回忆，当时班级里还
有另外五个学生，目睹了这场殴
打，还安静地打扫完了卫生，由
班长领着出去上了厕所，“他们
要是拦的话他们也得挨打，也都
是这样挨了打的。”那时，罗生心
里只有两个念头，不再留长头发
了，也要当班长，起码不会有人
盯着上厕所。

在周成杰的印象中，学校每
年从 2 月到 3 月、6 月到 9 月期
间抓人的次数最多，正好包括寒
假、暑假在内，“教官几乎就是天
天出去抓人。”

周成杰说，只要一有家长来
学校参观，他和同学就会被教官
叫起来，到后面的操场军训。每
次有家长进来，周成杰心里暗
想：又一个孩子要被送进来了。

男生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
能遭到惩罚。教官有时不让睡
觉，站军姿，一直到凌晨一两点。
女生住在四楼，还经常能听到楼
上传来男生嗷嗷的惨叫声。

“青少年的牢房”

“里面的人大都是不情愿被
抓进去的，上课也没人听啊，就
在那睡觉。”周成杰记得，在那所
学校里面，有八九岁的小孩，也
有三四十岁的大人，有网瘾的、
厌学的、叛逆的、同性恋的、精神
病的……甚至有丈夫把妻子送
入学校的。

罗生说，只要进入这个封闭
式准军事化的学校，就不准抽
烟，不准喝酒，不准谈恋爱，不准
逃跑，不准自杀，不准打架，不准
顶撞教官、队长。这几个原则性
问题是学员都能熟背出来的，一
旦触犯，就是一顿猛揍。

据他介绍，2014 年学校曾“暴
动”过一次，教官和学生大打了一
架。一个月后，教官不再无缘无故
打人，或者说不太亲自动手了。

入校不到三个月，罗生偷了
教官藏在枕头底下的两支烟，他
把一支烟给了一个入校比较久的
学生，自己抽了一根。事发后那位
学生替他背了“黑锅”，但很快有
人揭发他，他还是被教官当众教
训了一顿，被打得鼻青脸肿。

之后他也替教官打过其他
人，问他什么心情，他说，“那些
学生确实犯了错，但我打人不打
脸，就对着他们胸狠狠捶一拳。”
因为做“打手”获得教官信任，他
很快拥有了可以独自上厕所的

“特权”。他说起此事有些得意，
“不会再有人前前后后打量了。”

学员如果不犯错误、表现良

好，可以提拔为教官的勤务兵、
班长、教官。教官上头则是队长
和校领导。周成杰直截了当，要
用零食和忠心收买老生和教官。

逃跑和自杀是禁忌。“谁制定
一个逃跑计划，有人一打小报告
可能第二天就找你，先了解情况，
得到确切的证据就收拾你，之后
更多的就是做心理工作。”罗生描
述道，所谓的心理辅导，一次花费
几百元，感觉只是教师在一个小
时内“刺探”学生的想法。

罗生说到的确切证据是指，
“比如你拿个钉子，要扎自己动
脉，你拿玻璃碴子割自己脉搏，找
到玻璃和钉子（就算证据）。”“当
时和我一块一个很好的朋友，他
刚来就写了遗书，从六楼跳楼梯，
想着会撞在一层一层的棱角上摔
死，顶楼是一个小平台，跳的时候
被拦住了。”罗生说。

最后，他看着救下来的朋友
被教官“把牙都打下去”，心里不
是滋味。

周成杰知道有两个学生曾经
试图从学校逃出去，“能逃出去的
很少。”其中有一个男孩儿逃出去
以后，他的父母再没找到过他。

逃跑的学生被抓回来以后，
先被揍一顿，再被关起来，“让你
吃饱喝饱，死不了就行了。”“在
里面，如果你有零食，就能处好
关系。里面零食就是天，零食就
是钱，最大的钱。”

如果想逃走的想法被教官
知道了，就会受到惩罚。大家都
知道以后，这个学生通常也会成
为学生们针对的对象。

周成杰谋划着在一个晚上
逃跑，结果被同学告发，被抓回
来后挨了一顿揍，拳头密集地落
在他身上。“那里就是青少年的
牢房。”周成杰说着，愤愤然。

三个月内不准探视

一般新生入校三个月后，才
能见一次家长。9 月 20 日是陈立
把儿子送进这所学校的第二天，
他被告知不能探视孩子了。他前
一天从外地驱车来济南送孩子，
本来计划当天来回，但心里说不
出哪里不安，于是他又在济南多
逗留了一晚。

得知陈欣然的事情之后，他
心情更复杂了，一方面，他之前已
经把儿子安排在德州的一所学
校，但报名入学几天后，孩子就逃
学了，他不知道该如何管教孩子；
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孩子在学校
里会被体罚。他已经付了一年三
万六千多元的学费，如
果这时把孩子接回，学
费也打了水漂。

学校教官吕
海龙曾在吉林服
兵 役 ，当

记者以家长身份咨询他学校的
管教方式时，他表示，学校的方
式主要是不让孩子接触到手机、
网络、现金，强制孩子对这些东
西脱离依赖性。

9 月 21 日，记者在吕海龙家
所在的吕家村巷口再见到他时，
他指着记者大声喊：“你到底是
谁？今天我让你走不出吕家村！”
同时，他身旁的一位该校女教官
攥着拳头向记者冲过来。随后，
记者表明身份并说明来意，他仍
然情绪激动，瞪着记者喊，“我让
你走不出吕家村！”警察赶到后，
才将记者安全带离现场。

张爱描述她在学校里的作
息：“早上五六点起床叠被子收拾
卫生，七点多打饭，然后八点多集
合，上午女生训练擒敌拳，男生学
习文化课，十一点左右站队打饭，
午休到两点，下午两点半集合换
女生上课，男生训练。五点半吃晚
饭，六七点去活动室看电影，男生
二楼，女生一楼。九点左右开班务
会和排务会，开完就寝。女生排住
四楼，男生排住五六楼。一天伙食
费 24 块 9 毛，新生前三个月没有
午休和看电影。”

除了日常训练、学习，还要叠
豆腐块（被子）、做俯卧撑，空闲的
时间大都用重复劳动来充塞。女
生排不规矩的学生还常常被安排
在大便池旁边吃饭。一天结束后，
学生们拖着疲惫的躯壳睡去。“做
过最好的梦是逃出去，其他都是
关于这个学校的噩梦。”罗生说。

周成杰不敢在探视中和父
母讲述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使
说了，父母也不相信他。“他们觉
得这个学校能把我改变好。”

离开学校后，他很担心，说
不定哪天突然一个电话，那的人
就把他抓回去了。恐惧一直伴随
着他，“只能一步一步地忍。”

在采访的这所学校的学生
和家长中，学生大多与家长关系
微妙，处于不信任和期待获救之
间，还留下怨恨。罗生说他的一
个朋友，因父母离异，谁都不愿
照顾，把叛逆的他送进这所学
校，自那以后，这个朋友收到父
母寄来的东西，或送人，或扔掉，
从未自己使用过。

学校有好几个名字

这究竟是一所怎样的学校？
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官网
介绍称：“ 1996 年诚信办学，科学

施教，已成功帮助7000多名青少
年走出成长困扰。济南市教育局
唯一登记注册的一家专业戒网
瘾学校，目前在校生580多人。”

记者从济南市教育局成教
处了解到，“这个学校有好几个
名字，有一个中专，还有一个非
学历的民办高校、非学历的培训
学校（治疗网瘾的），但无法确保
能注册上学籍。”

该成教处相关人士称，这个
学校绝不是济南唯一一家教育
局登记注册的网戒学校，“槐荫
区还有一家。”吊诡之处在于，9
月 20 日，校方在接受采访中，矢
口否认目前学校有治疗网瘾和
规制叛逆期青少年的业务。但该
校招生办公室前的走廊尽头就
挂着一幅字，写有“叛逆网瘾坏
孩子是可以教好的”，当记者问
询不开展“网戒”，为什么还挂着
这样的字，李姓副校长称，“这是
过去了的。”

然而，招生办和校领导似乎
各行其是。学校招生办主任马小
艳在此前一天的电话中称：“我
们就是专门治网瘾的学校……
我们可以去接，家长能找个理由
骗过来更好。我们去接按往返公
里付，每公里两块钱。”

而学校此前对外宣传显示，
招生对象是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孩
子，比如孩子存在心理问题、网
瘾、早恋、厌学、叛逆、离家出走、
逃学、不听话、自控力差等叛逆问
题，年龄没有具体限制，初中阶段
高中阶段的学生都可以。“我们不
会有体罚，”前述李姓副校长告诉
记者，“我们目前只招收初中毕业
的学生，进行中专学历教育。”

该校在官网上也标榜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我校在青少
年优质教育独具特色，拥有以周
铁军、张大生教授等全国知名的
心理治疗专家组成的心理咨询
师团队。”

蹊跷的是，两名当招牌的
“心理咨询专家”履历复杂，记
者甚至在知网等数据库里查不
到署名为“周铁军”的学者发表
过的心理学论文及专著。而张
大生在博客上自称是礼仪培训
师，著有《黄帝内经研究》、《时
尚美容形象设计》、《话说中国
文明史》等。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部分
受访者为化名。）

据澎湃新闻

逃跑的学生被抓回来以后，先被揍一顿，再被关起来，“让你吃饱喝饱，死不了就行了。”“在里面，如
果你有零食，就能处好关系。里面零食就是天，零食就是钱，最大的钱。”如果想逃走的想法被教官知道
了，就会受到惩罚。大家都知道以后，这个学生通常也会成为学生们针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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